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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工归来
□高 深

黄河岸。涝坝乡。一个典型的农家院落。
西墙根长着两棵沙枣树，虽不算高大，冠盖

却茂盛如云，压弯的枝条上结满了半红半黄的
沙枣。两棵沙枣树之间拴着一根小拇指粗的绳
子，搭晒着被褥，都是刚拆洗过的。

船工的妻子马银花又收拾房间又打扫庭
院，还到杂货店打了半斤散装“老白干”。邻居
孙二嫂隔着墙头喊：“银花，是不是‘酒鬼’今天
回来？”

银花抿着嘴一笑，说：“他回不回来也得吃
饭，也得过日子。”

孙二嫂好逗笑：“过日子跟过日子不一样，3
个月才熬来今天这个好日子，你可别轻饶了船
老大！”

银花装作听不懂孙二嫂的话，故意打岔说：
“他勤快，闲不住，一到家就自己找活干。”

好几条大木船在码头靠岸抛了锚。离家几
个月的船工们归来了，给码头带来平素少有的
热闹和欢喜。

船工于化龙披一身黄河风浪，踏着黄河的
涛声回到家。

他背着沉重的羊皮口袋，口袋里装满了思
念，装满了对一家人的关爱：有给老娘买的宁夏
中宁县的红枸杞、洪广营的二毛皮坎肩，有给儿
子买的兰州的白兰瓜，有给妻子买的真正包头
打的银首饰……他买回沿黄河两岸的“五宝”、

“六宝”，买回来大半个西北的土特产。
船工高高兴兴很有成就感地迈进了家门。

妻子喜形于色，首先接过来的是丈夫平安的笑
容。她急忙递给丈夫一条湿毛巾，低声说：“快
擦擦汗。”

银花把口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抖露出来，
吃的用的玩的，摆满了桌子。

船工同妻子笑一笑便走进里屋，一边撩起
半截门帘一边喊：“妈，我回来了。你好吧，妈？”

老太太躺在炕上，歪过头看儿子一眼：“你
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我好着哪，就是老胃痛。”

“我带药来了，胃得安。”
“你回来就是药。”
船工把胃得安放在老娘的枕头边上，又从

兜里掏出两个火龙果：“这是进口水果，外国产
的，就兰州有卖的。”船工蹲在炕沿边，小声地
问：“妈，家里一切都好吧？”

老太太思谋一会儿，所答非所问地说：“好，
邻居都说你婆姨对我好，她会做给别人看……
我好，我好。”

老娘话里有话，船工却无言可答，只吞吞吐
吐地“哼”了一声，便退出屋来。他走到庭院里，
见院子收拾得又规整又干净，羊栏里新换了垫
圈土，手压水井砌了水泥池子，厕所新安了木板
门，粪坑加了盖，还从正房接过来一盏电灯，院
子里原来的坑坑洼洼垫得平展展，窗户擦得像
没镶玻璃，透明晶亮，几挂红红的辣椒和紫皮大
蒜整齐地吊在屋檐下，窗台上摆着一溜半红的
南瓜，房顶上晒着过冬吃的干菜，有豆角、茄子、
茭瓜条、萝卜片……船工看了这一切，不由得心
生敬意：“她又当女人又当男人，真不容易，难怪

人家说，我找了个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好婆
姨。”

儿子小龙放学了，路过村口就听说爸爸已
经归来，一路小跑，没进院就一声接一声地喊：

“爸爸、爸爸……”见到爸爸后，跑过去搂住脖
子，“爸爸，小龙想你，给我买白兰瓜没？”

“买了。你要的东西爸都买了。”
“你是全涝坝乡最好的爸爸。”
“你呢，学习成绩？”
“我不是班上最好的，32个同学，排中间。”
“体育及格没？”
“优。”
“好小子。”船工把小龙搂在怀里，亲昵地脸

贴着脸。
“你胡子扎人。”
“啊，对不起。”他把嘴凑近儿子的耳朵，悄

悄问：“告诉爸爸，你妈对谁好？”
小龙想也没想：“对奶奶好。”

“对小龙不好吗？”
“第一是奶奶，第二是小龙。”
“第三呢？”
“第三……”小龙想了一会儿，“第三是爸

爸。”
船工原本是喜洋洋地回到家里，在老娘那

儿听到的是害怕听到的，在儿子这儿听到的又
完全相反。他心里七上八下，娘的话，儿子的
话，到底谁的话更可信？按说船工该是心中有
数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像喝多了“老白干”，
心里明白，舌头就是打不过弯儿。

夜深了，船工和银花似乎都没有睡意。银
花给丈夫烧了一锅温水，倒在吊罐里，让他洗去
这多天的征尘劳累。

她给他搓背，搓着一块块隆起的肌肉，搓着
搓着就变成了抚摸，那些裸露在太阳下的肌肉，
黑里透着紫红，那颜色就像熟透的枣子；那些常
年藏在衣服里面的部位，像褪了毛的鸭子，白白
胖胖的。她忍不住地轻轻拍打了几下。

银花隐隐地觉着丈夫像有什么心事，跟他
说什么都心不在焉，而且总是她在寻找话题。
他呢，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不像离家 3 个
月刚回来的人。

船工哪是没有话说，只是有些话难以启
齿。听老娘的口气，像似银花不甚孝顺，对儿媳
有气；可儿子小龙却说他妈对奶奶最好。看看
家里的一切，屋里屋外，很像个过日子人家，他
又明显地感觉到了妻子在家的勤劳和辛苦。

“你出船 3 个月，比一年还长……”她又在
寻找话题。

“那是咋话？”
“咋话？人想人日子沉，日头走的慢。”
船工相信银花说的是真心话，本想把她搂

过来亲几口，可是一想起娘白天说的那句话，心
里就有些不自在，嘴里说出的话也让人不舒服：

“想我？想我就好好扶持咱妈。”
听话听音，银花从丈夫的话里听出几分情

况来，一定是小龙他奶奶跟儿子说了什么。银

花装作啥也没听出来，很冷静地说：“咱妈挺好
的，就是有时候胃疼，我给她买了胃得安，她说
是假药，不顶用。说你买的吃了就见效。”其实
老太太说的比银花学的要挖苦多了，像什么“你
图省钱给我买假药”呀，“吃了你买的药比不吃
还疼”呀，反正都是些让人听了心冷的话。

“妈年纪大了，”他以一种劝慰的口吻对银
花说，“有时像老小孩，说话不周全，我们晚辈人
不要计较，担待担待。”

“咱妈不糊涂。你常年不在家，她身子好
时，什么都帮我做。你放心，妈不难为我。”银花
深情地看着丈夫，目光里饱含着一种期待……

他们躺在炕上时鸡已经叫过了头遍。
船工是个孝顺儿子。他 7 岁时死了爹，娘

怕儿子受气，说什么都不改嫁。那些年光景艰
难，吃不饱穿不暖，他娘自己吃野菜，省下粮食
让儿子吃饱。母子两个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船工深知娘的艰辛，念完高小就到码头找活做，
跑船挣钱多，16岁便跟着大船做搬运。待他到
了该找对象的年龄时，他要求对方的第一个条
件就是“孝顺我妈”。

银花过门以后，婆媳之间大体上相安无事，
只是老太太有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总觉着儿
子不像以前那么依恋娘了，仿佛银花把只属于
娘一个人的儿子夺走了。其实婆媳不睦是个社

会问题，女儿再不好，母亲也觉得亲，儿媳再好，
婆婆也认为是外人。婆媳不和，最难受的是夹
在中间的儿子，母亲媳妇双方都向儿子告状，施
加压力。儿子如果顺着告状的一方说，那只会
加深双方的隔膜和仇视，如果给告状一方做点
解释或劝说，就会是：母亲说儿子偏护媳妇，娶
了媳妇忘了娘；而媳妇又会说丈夫心里只装着
娘。银花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知道夹在中
间的丈夫不容易，尤其他一年到头多在河上跑
船，风里来浪里去，又辛苦又危险，她体谅他也
体贴他，不论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从不向丈夫诉
苦，更不告状，不忍心让丈夫在中间受夹板气。
这一点船工感受到了，也知道银花心里有苦处
不说，很感激她。可是他是个孝子，娘纵有一百
个不是也不肯说一个不字。特别是听娘说银花
有什么毛病时，即使他感觉到银花是冤枉的，但
感情上总要埋怨她做的不周到。在这时候，他
一般是不敢跟银花太亲近，怕给娘“火上浇油”，
更怕娘日后拿银花撒气。

这天夜里，船工没有跟银花盖一床被，他和
银花中间隔着一个小龙，其实小龙早就睡着
了。银花是个很腼腆的女人，内心的激情从不
外露，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即使是情感上十分
渴望，也不愿主动表示出来，连一点暗示也不愿
表现出来。

这晚上船工的脑子一直很乱，还时不时地
听里屋老娘有什么动静没。有一次也是他跑船
回来，老娘夜里咳嗽了几声，他睡着了没听见，
第二天老娘把他叫到里屋，劈头盖脸地数落一
通：“我得急病死了你也听不着”，“就知道跟婆
姨亲，心里没有娘了”。船工一个劲地赔笑脸，
只解释睡着了，却不敢反驳半句。

银花想起孙二嫂白天说的那句话，心里顿
时有些异样的感觉。她才 34 岁，不老不小，丈
夫一走就是几个月，见了面亲热亲热，本是夫妻
之间的常情。她内心斗争了好一会儿，终于拿
出最大的勇气，要越过儿子小龙……可就在此
时，丈夫说：“银花，你也有娘，对老人不可太较
真儿，我不可能是石头缝里生的，谁让你嫁给我
了？”

一句话把银花说得透心凉，什么情绪也没
了。她本来有一肚子话要对丈夫诉说，“我较真
了吗？许多事情我都瞒着你，宁肯把泪水咽在
肚子里，也不叫你在中间犯难……你在外面是
很苦，我在家里就容易吗？上有老下有小，我跟
军人家属差不多，一半是女人，一半是男人，里
里外外全靠我一个人……你要强，我也要强，宁
肯身受苦，不让脸受热。虽然你一年在家待不
了几天，可咱家哪一样过得不如别人？”这些话
都是银花在心里说的。真正说出口的却是：

“你的妈就是我的妈，比待我亲妈还细
心。儿女体谅老人，老人也得体谅儿女呀！”这
要算银花回敬的最不客气的话了。

船工听见里屋老娘咳嗽了一声，再没敢吭
声，静静地听了会儿，娘不再咳嗽了，提着的一
颗心才算落实了。

船工对娘一味的迁就，让银花觉得很苦

恼。夫妻生活像人的生命一样，有呼也有吸，夫
妻感情要靠双方彼此的“呼”与“吸”来滋养，夫
妻之间若没有这些微妙而又美妙的感情来维
系，可能就没有了生机和激情。银花的感情因
种种原因，十有八九得不到丈夫的回应，她又不
愿以“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委屈和失望。这
就使她独自忍受了许多无法告人的情感折磨。

船工每次回家都很短暂，家跟客店差不多。
从相逢的第一分钟起，银花就做好了再一

次离别的准备。
立秋了，河风开始长满尖利的牙齿，咬船工

们的皮肤是不留情的。银花起个大早，蹬两个
多小时自行车去赶集。在集上，银花买了 8 斤
上好的棉花，准备给丈夫缝一床又厚又暖的棉
被；买了一把黄烟，买了4节1号电池，买了5枚
纽扣，买了两包“创可贴”、一盒“速效感冒
片”……她像一阵风似的，横扫了集市的每个角
落。一位认识她的老婆婆说：“瞧人家小龙娘多
贤惠，船老大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银花家门敞着，船工正在淘米做饭。
邻居孙二嫂人没到声先到了：“银花，你要

的宝贝买来了。”她推门进屋，见船工下了厨房，
准知道银花不在家，她在家从来不让丈夫上
灶。“大兄弟在呀，今天太阳从哪边出来，男子汉
也下了厨房？”

“小龙娘赶集去了。”船工尴尬地一笑。
“这是我们那口子从省城带来的‘胃热

宝’。小龙娘看电视广告上说，胃热宝专治胃寒
胃痛，可方便了，插上电就热，放在心口窝暖胃，
几个小时也不凉，她让我们那口子给大娘带一
个。”她说着便把“胃热宝”递给船工，“这是找回
的钱，40元花了32元，还剩8元。”

船工接过“胃热宝”掂了掂，沉甸甸的。不
知道为什么，他心里突然涌上一阵酸楚，眼泪也
在眼眶里乱滚……

船工临下河那天，银花到杂货店买了半斤
花生米、4个松花蛋，还有一扁瓶红红的枸杞酒，
又用自家鸡下的蛋，煮了20个茶叶蛋。吃饭时
她深情地坐在丈夫对面，给他斟酒，给婆婆挟
菜，慢声细语地说：

“别惦念家，妈待我像亲女儿，有啥说啥；我
待妈也像亲妈，妈说深了浅了都是对我好，不见
外。你在外面安心跑船，平平安安就是我们娘
儿俩最大的福气。”

婆婆也说：“银花懂事，我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们娘儿俩没红过脸。”

般工已经有几分醉意了：“我在外，只牵挂
家里，妈高兴了，满天的云彩全散了。”

银花打趣地说：“又说醉话了。”她给丈夫又
斟一盅酒，不怒而威地说，“喝了这盅酒，上船就
不许再喝了。记住。”

船工爽爽朗朗地答应：“记住了，记住了。
我向毛主席保证！”

船工、银花两口子对视着，会心地笑了。

插图：孟浩强

开始时，那只猫只是在门外徘徊，没有谁注意它。王
国正夫妻俩正在看电视，准确说，是妻子杨丽在看电视，
王国正躺在沙发上看书。那只猫徘徊了一会儿，后来弱
弱地叫了一声，它好像在试探，叫得不怎么理直气壮。但
是，屋里的两个人还是听出了它声音中的无助和凄厉。

杨丽走到了窗前去看。他们住的是一楼，外面已经
漆黑，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看到那只猫蹲在落地窗前的
台阶上。那只猫是灰色的，不怎么好看，它没有怕人的意
思，而是瞪着一双求助的眼睛再次地叫了一声，这一声
令人心碎。

杨丽说，这猫，怎么叫得这么可怜？
王国正躺在沙发上说，猫嘛，叫声就是这样。
杨丽说，你过来，这猫好像是一只流浪猫。
王国正撂下书，起身走到窗前，在他的眼中，那只猫

的确像一只流浪猫，好像好些日子没吃东西了。它精瘦，
肚子明显塌陷。王国正说，给它一个包子吧？它是饿了。

杨丽疑惑地说，它吃包子吗？是不是吃米饭啊？
两个人都没有养宠物的经验。杨丽从小就怕猫狗，

她出去上市场和散步都躲着小猫小狗，拐带得王国正也
不喜欢。

王国正说，管它呢，给它一个包子算了。
杨丽说，我不敢喂，你去喂吧。
王国正拖拉拖拉地走到厨房，从盖帘上拿了一个包

子。包子是芹菜肉馅儿的，还有七八个，这是王国正爱吃
的馅儿，晚上包的。王国正又拖拉拖拉地走到窗前，他打
开通往院子里的门，那个猫还是没有走，定定地瞅着王
国正手里的包子，又弱弱地叫了一声，就是这声叫唤，使
王国正心里一颤。

这猫，他想。
他把包子丢给了猫。猫先还试探一下，用它那可爱

的嘴去触碰那只包子，后来就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它
好像不怎么熟悉这种食物，吃得毫无章法，很费力地咬
开皮儿，先吃馅儿。吃得很狼狈，好像是饿极了。王国
正看它狼吞虎咽的样子，担心它噎着，连忙端了盆水
放在它的跟前，还怕惊着它。猫吃得全神贯注，大口
大口地吃，根本就没注意他。其实猫的大口有多大呢？
它只是吃的频率比较快罢了。不一会儿，那个包子就什
么都不剩了。

杨丽一直趴在落地窗前看，目睹着整个过程，她惊
讶地说：这小家伙，真能造。

这时候，王国正已经回屋，重新拿起书，倒在沙发
上。他找不到了刚才的页码。

杨丽还在那儿望，猫着腰，很关注的样子。王国正
说，还没走吗？

杨丽说，没走，正在喝水呢。渴了，喝得咕咚咕
咚的。

王国正说，吃完就走了。
杨丽突然担心地说，它明天会不会来啊？
明天？这个问题令王国正猝不及防，他终于找到了

那页，说，有可能。
杨丽说，那可挺讨厌。你要是不在家，它进来咋办？
王国正已经沉浸在书中。

此后几天，每到那个时间，那只猫就准时来到他们
的窗前。它蹲在那里，瞪着渴望的眼睛，冲屋里叫一
声。屋里的夫妻俩忙放下手中的活计，立刻为它准备点
吃的，它也毫不客气，匆忙地吃起来。有时，它来回走
动，在暗夜里闪动发光的眼睛。

后来，它就有了野心，试图钻进屋里来，这就让人讨
厌了。

特别是杨丽，惧怕小动物。所以，它一旦有这样的
企图，杨丽就很气恼，她赶了猫几次，毫无成效，猫照旧
来，有一次真的钻进了屋里，把杨丽吓得大叫。那天，王
国正正好在家，是他帮着把那只猫撵走的。

猫走的时候，有些无可奈何，用王国正事后的形容
说，是瞪着眼睛恨恨地走的。

一天早晨，王国正接到电话，说小孙子在楼下玩儿，
被一只猫给挠了。电话是儿媳妇打来的，儿媳妇在电话
里泣不成声地说，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猫，平白无故地
就给大宝挠了。

王国正心里咯噔一下，问是什么颜色的猫。
儿媳妇斩钉截铁地说：灰色的。
王国正心里继续咯噔，咯噔。
那时候，杨丽正在院子里鼓捣她种的那些大白菜，

大白菜长得很茁壮，一地鲜绿。这老两口很会享受，自从
换了这个一楼后，就充分地利用这点地种菜，很少上市
场去买菜。

等到她回屋，王国正已经穿着停当，把手插在兜里
望着她。杨丽莫名其妙，问：你要干什么去？

王国正说，干什么去？你孙子出大事儿了。
杨丽的手上拿着一棵白菜，白菜根子上还有新鲜的

土，显然是刚拔下来的。她的手上也有泥。她问，出什么
大事儿了？

被猫挠了。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平白无故怎么被猫挠了。
你可说呢，就是平白无故，我也纳闷呢。
我们对猫不薄啊。
杨丽一边快步把那棵白菜送到厨房，一边穿上衣

服，两个人急急忙忙出了小区的门，打车前往医院。
到了医院一看，医生已处置完毕，大宝若无其事

地在用手机玩着游戏，嘴里还啪啪地模拟着枪声。儿
媳妇高红鹰正和医生交谈，好像还有些担心。

他们也参与了询问，医生说，一般不会有事情
的，我已经让护士对他的伤口进行了清洗，并涂抹了
药水。他伤得很浅，应该不会有事情的。你要是实在
担心，就到防疫站打一下狂犬病疫苗。

医生摸了摸大宝的头，说：这孩子挺可爱。
医生走了。
孩子是挺可爱，老两口望着医生的背影琢磨不定，

他们问高红鹰，要不要去防疫站啊？儿媳妇也举棋不定，
他们又打电话咨询出差在外地的儿子王秋白，儿子反而
说，用不着吧，至于那么严重吗？他们最后还是去防疫站
打了一针，他们集体的观点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
孙子有点晕针，看见针头就拼命地叫，好像要杀他似的，

王国正和杨丽再次心疼得够呛。
这一夜，他们把孙子带回了家。儿媳妇也跟着住

下。小孙子睡熟了之后，两个人便长吁短叹，他们忽
然想起了那只可怜、现在已经变得可恨的流浪猫。他
们想，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居然恩将仇报？

王国正还有些理智，后来说，不会是那只猫吧？
杨丽说，儿媳妇说是灰的。
王国正说，灰的也不见得就是那只猫。
杨丽说，就是就是，你怎么还护着它呢？
王国正摊着手说，我怎么护着了？
他们把儿媳妇叫起来，再次论证那只猫。
你确定那只猫是灰色的吗？杨丽首先发问。
儿媳妇睡眼惺忪地说，我也没在场，都是楼下邻

居们说的。他们说是一只灰色的流浪猫。
杨丽埋怨说，你看看你，把孩子自己放外面，怎

么这么粗心，我们那时候……
王国正打断杨丽的话说，人家的孩子，人家怎么

能不精心？
高红鹰委屈地说：那天，大宝本来还要去学钢琴，正

好老林家孩子也在楼下玩，我寻思让他们在一块儿玩
玩，哪成想……

儿媳妇啜泣起来。
老两口无语，反而开始安慰高红鹰，是啊，现在

的孩子挺辛苦的，儿媳妇也挺辛苦的，弄个星期日竟
要跑三个班，十几岁的孩子整天不得空闲。

儿媳妇睡下之后，他们久久不能入睡。

数天以后的一个傍晚，王国正和杨丽去儿子住的
小区看孙子，正碰上楼下的王大娘，就唠起了那件蹊
跷事儿。

杨丽问：大娘，你看清那只猫的颜色了吗？
王大娘说：那只猫？哦，不是白色的吗？
王国正在旁边心里又咯噔一下，随口问：白色

的？不是灰色的啊？
王大娘说，谁说是灰色的了？明明是白色的嘛。
老两口一愣，随即上楼。
儿子、儿媳、孙子都在家，正在吃饭。见父母过

来，儿子王秋白和儿媳妇连忙让座，儿媳妇还嗔怪地埋
怨为什么不打一个电话来。老两口说散步经过这里，已
经吃过了。

小孙子挺好，对爷爷奶奶挺热情，看来那件事儿没
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杨丽张了张口想说那件事儿，王国正捅了捅她不
让她说。儿子看出了蹊跷，对杨丽说，妈，你有事儿
咋的？

杨丽望着王国正，她反而不知该说不该说了。
王国正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就是出来走走。
他们坐了一会儿，很无趣，就走了出来。
外面皓月当空，藏蓝色的天空上有几颗星星，最

亮的还是猎户星座的那三颗星。
杨丽说，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呢？
王国正说，问有什么用呢？
杨丽说，我就是要证实一下。
王国正说，证实什么？还不是我们心里有鬼。
杨丽不说话了。
她抬头望了望天空，突然一指天空说，看，流星！
王国正跟着看过去，却什么也没看见。
杨丽埋怨着说，我让你看时你不看。
王国正想，不会这么快吧？难道是我真的老了？

三贵从来都没想过要当村长。三贵没有文
化，当村长是需要文化的。可是换届选举的时候，
村里人都投票选他当村长。

选举大会结束后，老村长要和三贵握手。三
贵没敢把手伸出去。老村长的手很嫩，三贵的手
干裂得跟松树皮似的，他怕把老村长的手握疼
了。三贵冲老村长“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说，
我这双手实在是伸不出来。老村长缩回了手，语
气怪怪地说，三贵，先前你不是说过，要是你当
村长的话，一定把公路修到每家每户，这下就看
你的了。

三贵是那样说过，不过那是气话。那天下大
雨，他去镇上给上大学的儿子汇款，当他走到一个
叫手板岩的地方时，脚下一滑，重重地从悬崖上摔
了下去，幸亏下面有一大丛荆棘将他拦住了，才幸
免于死，不过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一条腿给摔瘸
了。在草药医生给他上药的时候，他一边呻呤，一
边骂老村长无能，赌咒发誓地说，要是他当村长的
话，一定要把公路修到村里来。不想这话后来传到了老村长耳朵里。

听了老村长的话，三贵豁出去了。他决心把公路修通，带领全村人民发
家致富。但修公路得有钱才行，当三贵挨家挨户去商量如何集资修公路的
时候，大伙儿都说没有钱，只有劳力。没钱修什么路？三贵又去找乡长，可
是刚开口说钱，乡长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没有资金是修不成路的，再大的雄心壮志也是徒劳，三贵无比沮丧地回
到了村里。自从他当上村长以后，整天都在焦头烂额中度过，几乎每天晚上
做梦都会梦见一条平整的公路从山外一直通到山里。

暑假，三贵的儿子从学校回来，吃饭的时候，三贵将他如何当选为村长，
如何找钱修公路的事全部告诉了儿子。三贵的儿子决定帮三贵一把，并且
很快在心里拿定了主意。

暑假期间三贵儿子整天拿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相机，山上山下的拍个
不停。为了帮助三贵修路，三贵儿子提前回到了学校，走的时候他将自己勤
工俭学挣来的一部手机留给了三贵，说今后有事好联系。

三贵的儿子回学校后，将他拍的照片全部发到了网上，并把家乡贫穷落
后的面貌和三贵想为乡亲修通公路的事写在了上面。照片贴上去不久，一
个由富人组成的驴友团亲自去了三贵他们村考察，当得知这不是一个骗局
之后，他们又发动网友为三贵他们村捐款集资。后来在这个驴友团的帮助
下，三贵儿子为三贵筹集到了二十几万元的修路款。

有了钱，公路很快便开工了。就在公路修到一半的时候，乡长突然找到
三贵，转弯抹角地说了半天，三贵才算明白，原来乡长的意思是，三贵没有文
化，不适合当村长，所以希望三贵将村里的公章和修路的钱交出来，由乡政
府代管。

听乡长这一说，三贵丢下手中的工具，一路小跑去家里将村里的公章拿
来交给了乡长。乡长正要问修路的钱，三贵却抢先发话了，他说，乡长，公章
可以交给你，但这修路的钱凭什么要交给乡政府代管？我不识字，但我懂理
呀，乡长没想到三贵会这样问他，脸红筋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乡政府把三贵的村长职务给免了，理由是三贵这个村长不会说
话，语言表达能力差。为这事，村里一些人要去找乡政府论理，可三贵“嘿
嘿”一笑说，当村长有什么好嘛，修路才是硬道理。

恐 慌
□郝 炜

三
贵
当
村
长

□

刘
椿
山


